树之念

2007届校友 彭沁
金中是百年参天的树，我们是树的孩子。
      金中最南边那一排颀长的水杉最懂我。失落沮丧的时候，我便徜徉在他们脚下倾听成长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充满着安详下静默聚积的力量。仰头望着他们坚定地亲吻蓝天的头颈，想象着脚下他们正在奋力蔓延的根系，坚持，坚持，坚持，他们在风里摇曳出的清香声音就抚慰了我。
     一晃竟已离开金中两年多了。可是当我太悲伤太无助无法坚持再坚持的时候，我仍然会从记忆中那排不畏水泥执着伸展的树中汲取参孙一般的力量。金中的树，正在用须一样的脚趾攥紧土地，正在用剑一般的头颈直视天空，不蔓不枝，斗志从不懈怠。这是金中的树，言传身教；我是金中的人，也应当顶天立地。
     我私心地在金中里留下了一点儿十七岁的痕迹。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在图书馆一本书寂静如雪的留白处写下文字然后夹了一叶梧桐还去。特意用了铅笔，因为我不担心后来的孩子们擦去，大把大把的记忆和信念早已铭刻在脑海里。成长的根扎在那里，谁也挖不掉。
     但母校留给我的远不只是记忆而已。还记得，毕业的时节是流云闲卷的夏季，是烂漫了整个春天的桃花梨花樱花紫藤花玉兰花绣球花都谢幕，换上深深浅浅绿意的时节。金中不再用似锦繁花抱住我，她放开了我，只用梧桐最生机勃勃的色彩为我的青春送行，将斑斓的未来留在前面。
     和老师依依道别，听着他们的祝福，应着一定常回来看望。那时我是怎样感恩地沉浸在离别的想念里啊，以为那份金色回忆就是母校最美好的馈赠。三年之后，我终于在平静的想念之后发现醇美的回忆之下是更珍贵的根。原来世间真的有太多路可以走，有太多诱惑可以追求，如果没有桃李对根的眷恋和承诺，我不知道会颠簸漂泊何处是归途。不由漫想，不久大学毕业的时候，将来飞跃重洋的时候，我一定不会痛哭感伤，一定不会孤寂迷茫。我已懂得，我们是慈母最甜蜜的割舍，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孩子已羽翼渐丰不能永远留在身边；我也知道母亲是游子最心甘的诺言。我们高飞是为了回来，为了双鬓渐灰的母亲，为了百年桃李的母校，为了欣欣向荣的祖国，为了我们的根。我们一定会回来，开花结果之后，满载着生命的丰盈回来。
     钟楼嵯峨，百年树人。请让我用雄浑的校歌祝福——
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
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
钟楼嵯峨，教育之宫，桃李坐春风，
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百年金中，永为南国雄；甲子华夏，永为东方龙！
                                            2010年9月于北大
